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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孩子”很少真正有问题

湘籍老师昆明办校，自称“问题孩子他爹”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李军奇

“孩子爱玩手机，手机被我拿掉了。孩子不去上学，还寻死觅活。怎么办？”这是丑小
鸭中学校长詹大年经常被家长问到的一个问题。

30 多年来，湖南益阳桃江人詹大年先后做了四所学校的校长，但“校长越做越小”——
从管上千学生到管几十个孩子，从公办到民办，从“择优”到“择差”……一直到 10 年前，
他在云南省昆明市创办的这所丑小鸭中学。丑小鸭中学是一所面向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
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这名在“问题孩子”中间呆了 10 年的校长，把自己的微信号、
手机号、QQ 号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旁边附着一句“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

对于开头那个问题，詹大年会不慌不忙地告诉家长：“我告诉你一个方法，3 分钟解决
问题——你先把手机还给他，告诉他底线是上学。”

有家长很疑惑：“我把手机还给孩子了，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去了。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
题怎么办？他会不会又发脾气？”

詹大年说：“会！但守住底线的妥协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在他看来，很多人只注
重“解决问题”的结果，“其实，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教育才会真实发生”。

詹大年坚定认为，不是“现

在的孩子太脆弱了”，而是大

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压

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题孩子’四个字，有

人看到的是‘问题’，有人看到

的是 ‘孩子’。”十年间，詹大

年创办的丑小鸭中学帮助 2000

多名这样被贴了标签的“问题

孩子”和 300 多名患抑郁症的

学生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有人问过詹大年一句话：

你们学校的成功率是多少？詹

大年说 ：“如果一定要以升学

率来代表成功率的话，成功

率 不 高；如果 要以孩子能 正

确地认知自己的价值，能回归

正常的生命状 态，成 功率是

100%。”

云南出版集团曾经出版过

一本名为《丑小鸭校长与白天

鹅孩子》的书，书中收录了詹

大年 2011 年至 2016 年的教育

笔记。这本 20 万字的书由丑

小鸭中学 9 名在校学生编辑整

理，主编是当时丑小鸭中学 8

年级学生徐怡洁。

在 这 本书的《 后 记》 里，

徐怡洁写道 ：“没有人知道詹

校长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只知

道我们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今

天的翱翔。在教育路上长跑了

多年，他从未抱怨过。我们把

他对教育的感悟整理成书。这

书里，满满都是我们对他的爱。”

孩子写下的这段朴实的话

让詹大年泪流满面，他觉得，

这 10 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丑小鸭中学”这个校名是

当时昆明市政协一位领导取的。

詹大年回忆 ：“我说这个名字太

好了，但其他人都反对。有人甚

至反问我：这个名字怎么招生？”

在詹大年眼里，他才是丑小

鸭，招收的孩子其实都是未来的

“白天鹅”。

1981 年，从师范毕业的詹大

年被分配到一所离家三公里左

右的乡村中学。一路从普通教师

升到语文教研组长、教务主任、

校长后，2000 年冬天，詹大年

突然辞职不干了。他告诉记者，

“走后门”要进来读书的太多了，

他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

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

“我想给自己找一条生路。”

詹大年说，随后，他和妻子杨

柳芳离开湖南，离开了那个留

下他奋斗足迹的故乡，去探寻自

己的教育梦想。

2011 年，詹大年创办了丑小

鸭中学，专门招收来自全国各地

初中阶段家长管不住、学校管

不了、厌学、弃学、游走在社

会边缘的孩子。“当时看到很多

孩子被说成差生没人要，太可怜

了，我想了想，要把这些孩子收

回来，优（等）生我就不要了，

只要人家不要的。”

逃学、喝酒、夜不归宿的女

孩，打群架、偷母亲手机、多

次被其他学校开除的男生……

丑小鸭中学的招收对象，就是

这样一群被贴上“问题孩子”标

签的学生。“许多孩子都是被家

长绑来的，或者被‘骗’来的。”

詹大年说。

“问题孩子他爹”，是詹大年

名片上的自我介绍。詹大年说，

丑小鸭中学是一所正规的初中，

开设了初中阶段所有课程。此

外，他还有针对性地开设了军

事、心理、瑜伽（女生）、艺术、

人格、健康、表达、梦想等 10

余门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等自

由课程。

多年的教育实践和思索，詹

大年逐步形成这样的教育理念：

社会是关系的产物，有好的关

系才有好的教育，而有好的设

计才会有好的关系。

一名 14 岁的女生，先 后转

过六所学校，最后被家长送到丑

小鸭中学。第一天，女生“挑战”

詹大年，问道 ：“我好看吗？”詹

大年说好看。她追问 ：“我化妆好

看吗？”詹大年还是说好看。女

生说 ：“那明天化妆给你看。”詹

大年回答：“你不化妆可能更好看，

因为人最漂亮的就是青春。”

女生继续不依不饶，她又问

詹大年在学校可以谈恋爱吗，詹

大年告诉她 ：“等哪天你看上谁

或者谁看上你，你再来问我这

个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校长怎么

可以这样说，在学校里怎么可以

谈恋爱？但我这样说，不光是为

了解决问题，还有建立联系。”

詹大年解释，实际上，她第二

天没有化妆，她是在找主体的

存在感。

“对她来说，这是她的生命

需求。生命需求是从身体里生

长出来的。当一个人的生命需

求 被 觉 察、 被 关 注、 被 理 解、

被满足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幸福

的。使人幸福，是教育唯一的

价值。如果教育不能使人幸福，

那要教育干什么呢？”詹大年说。

有一名 13 岁的男生，因为

“调皮”被爸爸从南京送到丑小

鸭中学就读。

“到我们学校后，他说自己

不 想 上课， 我问 他 想干什么，

他说想画画。”詹大年就给了他

一间教室，让他自己去画画。

有一次，詹大年问男生：想

参加中考吗？男生说很想，但他

觉得自己考不上。因为他考的最

高分只有 200 多分，而中考要

500 分。詹大年告诉他：如果你

能考 500 分，我就把你送到最

好的高中。结果，他考了 501 分。

“你关注了孩子，你承认他

的价值，你和孩子建立了联系，

他不变好都不可能。”詹大年说。

在詹大年看来，那种使学生

失去自我的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不是面向考试，

也不是面向工作，而是要会生

活。”詹大年说，会生活，孩子

就会认知、会评价，可以认识自

己的价值，才知道生活的方向、

意义、目标，知道幸福的体验，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孩子

今天考第一名，明天考第二名，

还是会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跟

他的生命价值没有关系，他被

控制了，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很

多家长感觉很困惑，网络上也

经常出现《“双减”之后……怎

么办？》之类的文章。在詹大年

看来，“双减”的本身就已经回

答了“怎么办”的问题。“学生

如果只被考分衡量，考分决定

孩子一切，那么孩子就成了一些

人‘成功’的工具。”詹大年认为，

孩子在分数上的成功，只是成

年人“成功”的副产品。在这些“成

功”的利益后面，是无数悲壮

的故事。“如果，教育是为成年

人的利益设计的，不管怎么‘改’，

也不管如何‘减’，最后都是成

年人拿‘一切为了孩子’当借口，

在孩子身上打主意。”

在一个专门接收“问题孩

子”的学校里，如何批评和认

识批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一个犯错的孩子，在他最

需要被尊重的时候，如果能够

得到尊重，他应该会终身铭记。

詹大年说，“和谐的批评让孩

子感受和谐；善良的批评传递

给孩子善良；蛮横的批评让孩

子学会蛮横。有些错误，孩子

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但我们

批评孩子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孩

子一生。”在丑小鸭中学，詹

大年进一步理解“批评”：进

行批评的目的不是分胜负，而

是为了帮助孩子 建 构自我 意

识、融洽师生关系。如果师生

关系“玩不下去了”，那批评无

疑是失败的。如果孩子也感觉

自己的生命“玩不下去了”，他

的人格就可能解体。

詹大年从不抱怨“现在的

孩子太脆弱”，而是确信他们

经常被不适合的批评伤害。“我

们要善于使用描述性批评，而

不是评价性批评。对孩子的错

误加以描述，就事论事，保持

态度中立，不谴责、不侮辱。

这样孩子就容易重 新 认识自

己、反省自己。”

批评，必须让孩子看到希

望。因为，人人都活在希望里。

校长的自我介绍： “问题孩子他爹”

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建立关系

失去自我的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

批评，必须让孩子看到希望

有人看到“问题”，有人看到“孩子”

詹大年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从师生的相互接纳开始的。

詹大年不怕直面“问题孩子”。他坦言，“问题”，是上帝给你打开
的一扇窗——窥见孩子内心的一扇窗。


